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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心跳，看科克伦夔门走钢丝跨天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郑中天

人老了总喜欢在家里东翻西翻。
一天，在书柜里翻出一个精美纸盒，
里面装了本相册，收藏了一百多张老
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外国人站在
望远镜前观察。仔细回忆，这才想起
这人是加拿大人，名叫科克伦，当时
他要走钢丝跨越长江夔门天堑，正用
高倍望远镜观察安装钢丝绳位置的地
貌特征。

根据这张照片的背景，我判断他
架望远镜的地方应在奉节的白帝城，
在那里观察夔门地势是最理想的位
置。那时长江三峡大坝还没有建好，
三峡的起点夔门滩险浪急，过往船只
都小心翼翼，并没有今天江面水平如
镜的感觉。

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工作单位主
管宣传的工会干事邹平拍摄的。他是
位摄影爱好者，还拍了一张我站在夔

门下面江岸上，观看科克伦走
钢丝的照片，冲洗好

后送给我

留作纪念。
那是1995年10月下旬，当时的四

川省汽车运输万县总公司在奉节 68
队召开工作会议，公司所属各车队和
各运输站的领导都要参加会议，作为
公司中干，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
议期间，正好碰上加拿大人科克伦走
钢丝跨越夔门天堑。央视CCTV5频
道还来了一个报道组，在表演现场搭
起直播间，央视体育频道主播宁辛女
士，向全国亿万观众直播这次走钢丝
跨越夔门的壮举。

碰到如此难得的机会，奉节县城万
人空巷，人们成群结队聚集到夔门两岸
观看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公司领导
也临时决定休会半天，让大家去现场观
看科克伦走钢丝玩心跳的过程。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从奉节县城
招待所出发，顺着那段又长又陡的石
梯，下到停在江边的趸船上，然后从那
里乘坐县委和县政府安排的专门接送
观众的机动船。来到夔门陡峭绝壁下
面的江岸上，大家各自寻找观看走钢

丝的最佳位置，喜欢钓鱼的人，还自
带了折叠板凳，坐下来点

上一支香烟，舒
舒 服

服地静候科克伦先生出现在夔门上空，
观看他走钢丝跨越天堑的精彩过程。

上午11点整，科克伦手持一根长
约 10 米的铝质平衡杆，从距江面近
400米高的老鹰嘴出发，在没有任何保
护措施的情况下，缓缓从北岸向南岸
行走，途中没有停留，走到一半时，还
腾出一只手向观众致意。夔门天下雄
世人皆知，该峡谷北有赤甲山，南有白
盐山，两山对峙，峡壁峻峭，江水汹涌，
十分险要。经过约 50分钟的不间断
行走，顺利踏上长江南岸的狮
子包，这段钢丝绳长 600
多米，狮子包比老鹰嘴还
高出几十米，科克伦是用
爬上坡的方式走完全程，
创造了高空走钢丝的吉
尼斯世界纪录。

我有幸在夔门陡峭
的山脚下，全程观看了
科克伦走钢丝跨越天堑
的壮举。但肉眼在江岸
上看高空行走的科克
伦，只是一个小小的黑
点。幸好有参加会议
的同事带了一个望远
镜，大家用这个望远
镜，轮流传着看，虽然

每人看一会儿，但感觉大不相同。我
拿到望远镜时，科克伦已走过了钢丝
绳三分之二的路程，所以只能看到他
的背影。即便是这样，因为峡谷时有
阵阵强风，我的心仍然怦怦直跳，生怕
他在高空被强风吹下来粉身碎骨。但
看到他手持平衡杆，步伐坚定，从容不

迫，如履平地般稳当，我悬着的心才
逐渐恢复正常。

当看到科克伦顺利登
上夔门北岸，回头向观众招
手致敬时，夔门两岸的观众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声。大家都觉得来这里等半天
时间，观看科克伦的精彩表演千

值万值。在回程的船上，乘客们还
津津乐道，彼此分享科克伦在夔门
走钢丝玩心跳的过程。

那一年科克伦 51 岁，比我还
小一岁，表演的人不恐高，是从小
练就出来的真本领，观看的人心
里怦怦直跳，这种有刺激的运
动，更具有观赏性。此事已过
去30年，留下的记忆虽然很模
糊，因为保存了当时的照片，
回忆的时候，这一过程渐渐
变得清晰起来。

厂区的童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秀玲

重庆水泥厂始建于20世纪 30年
代，位于长江之南，当时几乎占据了整个
玛瑙溪。从海棠溪的桥边到福利社的路
边，远远就能看见两个高高的烟囱冒着
白烟，从不间断。当年的水泥厂，是整个
西南地区的行业龙头企业，每天来拉水

泥的大车停靠在路边，延
伸好几公里。

鼎盛时期，全厂职工都有三千人之
多，加上退休的和居住在这里的家属，估
计当时整个厂区有上万人居住。厂区里
就像个小城市，医院、宿舍、食堂、幼儿
园、学校、菜市场、电影院、图书馆……什
么都有。

我的童年就在这厂区里撒欢度过：
高高的水塔，我去爬过，被妈妈抓个正
着；篮球场上，露天电影放映时人声鼎
沸，我早早地端个小板凳去占位置；厂区
医院后面的小山坡，虽然到了夜晚就阴
森森，但大胆的我们总是相约去那里比
胆量。下午五点，二食堂刚出炉的面
包香味飘来时，我已经冲出去好几米
了；学校里，每年请来的木偶戏表
演让我们尽情大笑；正午太阳刺
眼，我故意赤着脚踩在发烫的水
泥地上，从粮站提着十斤大米
回家；春节时厂区工会组织搞
的游园会总让我们惊喜不已，
满载而归……

妈妈有五个兄弟姊妹，三
个在厂里上班，还有他们的家属

和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每次和
妈妈上街，一路上都碰见熟人，乖巧的

我总是大大方方地顺着妈妈的眼神和
长辈们打招呼，一张小嘴甜腻腻的，引
来阿姨们的赞扬，“哇，你家女儿真有礼
貌！”夸奖时塞糖塞点心的场面是没有
的，因为当时家境都不好，可是我的大
方可爱加上妈妈的好人缘，带来了许许
多多让我意想不到的好处。每当我自

己端个盆子去澡堂，自己提
个温水瓶去打酸梅汤，

自己拿着盅盅去食
堂打饭，认识我的大
人们一看我来了，
一边笑嘻嘻地夸我
能干，一边尽可能
地照顾我。

也有不认识
我的，那时我也
不害羞，忽闪着
大眼睛，口齿伶
俐地告诉他们

我是谁。他们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然
后热情地满足我的小小要求。那时觉
得，妈妈好神气，报出她的名字就能无
所不能地走遍整个厂区。

长大后，也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逢人先笑，与人为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厂区道路蜿蜒盘结，每一个地方都
有好几条不同的路可以到达，如同一个
大迷宫。那时最渴望的就是能到厂区的
生料车间、熟料车间去玩玩，看着那庞大
的水泥磨与转窑转动，发出隆隆的巨响
遮盖了说话的声音；皮带机不停地将河
沙从长江边运输上来；高不可攀的太托
拉一车又一车地把石子拉进来入库，
又把成品水泥一包一包拉出去。我对
在这几个车间上班的工人由衷地羡
慕，什么时候我也能混到这几个车间
的工人澡堂去试试，听说洗澡水比家属
区的热多了，不像大澡堂那样打挤；什么
时候能去深夜车间食堂尝尝，听说这里
供应给三班倒工人的肉烧得比大食堂的
有味道。

等到真的有机会去了，却是胆小得
不敢出声，生怕那些戴着帽子、捂着口
罩、满身水泥灰的工人们不喜欢小孩子
闯入他们的领地，把我凶一顿。

每个月十四号，是厂里发工资的日
子。这一天就像是过节一样，闻讯而来
的小摊小贩们顺着一条大马路占好了位
置，从厂区的大门口一直摆到菜市场。

趁着中午放学时间，飞奔到妈妈的
单位，迫不及待地拉着妈妈去逛街。熙
熙攘攘的街上，摩肩擦背，人头攒动，一
路上不停地左看右瞧，这件衣服好看，那
双鞋子也不错，被妈妈拒绝了也不怎么
懊恼。大人们碰见了也只是点点头，就
各自朝着自己心仪的物品而去。也有那
互相帮着讲价的，你一言他一语，非把小
贩说动不可。

我只顾拉着妈妈来到糖果店，这才
是我的终极目标，糖果店的零食今天摆
放得特别多，售货员阿姨也比平常热情
许多，我猫着腰从这头柜台选到那头柜
台，内心不停地纠结。终于妈妈不耐烦
了，我半是撒娇半是渴望地指指自己选

中的，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但是每次都有
收获，也是高兴得不得了。一不小心，笑
得露出龋齿，被妈妈狠狠瞪了一眼，我赶
紧捂住嘴，生怕零食落空了。

天边晚霞如潮水般渐生，太阳退
去日间的炙热，野草一大丛一大丛，散
发出夏季独特的芬芳。和小伙伴偷偷
相约去厂区的空地玩，许多巨型的水
泥圆柱堆在那里，成了我们玩乐的天
堂。没了白天的喧嚣，没了值班师傅
的看守，我们尽情地玩捉迷藏的游戏，
在圆柱里不停窜出窜进，玩累了，爬到
顶端去随意坐着，眼看天边炽霞散尽，
四周虫鸣声遂起，那大大的烟囱永远
冒着白烟，湿透的衣服被阵阵凉风吹
干，心里的热气也散得无影无踪，说不
出的舒服和痛快。

回家路上，没有暮归的老牛陪伴，但
是伴着一声声清脆的歌声，我们蹦蹦跳
跳地踩在路边倒地的水泥圆筒上，小小
身子拖出长长的影子在地上。天色黑
透，再不回去就要被挨骂了，我们这才急
匆匆地跑回自己的家。

热火朝天的工人们各司其职地努力
忙碌着，我们也在灰尘漫天的厂区一天
天成长着。那时水泥厂的广播总在每天
早、中、晚准时响起，传遍整个厂区。早
上我听着广播迷迷糊糊从梦中起床、上
学；中午我听着广播回家，站在我家阳台
上，眼看着妈妈从目光所及的路尽头缓
缓地露出身影，我就开始生灶起火、烧水
煮面；晚上广播响起，我赶在妈妈下班到
家前马虎地把屋子擦了，地板拖了。可
是每次妈妈回来总会检查出我没认真的
痕迹。吃完饭，有时去亲戚家走走，有时
沿着厂区的道路悠闲地散着步，一天很
快就过去了。

这个由钢筋、水泥、混凝土组成的
小城市，弥漫着一种忙碌却不失安稳、
生机勃勃却又不浮躁的气息，家家户户
都是那么有人情味，互帮互助，满足、自
在、简单地生活着，让我的童年记忆那
么完美、深刻。

童年，就这么忽闪而过。至于我的少
年和青年，厂区的变迁，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